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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伟院士逝世：他“创立了自己的科学学派”。

北京理工大学1月7日发布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电子光学与光电子成像科学家、教育家，
北京理工大学杰出教授周立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月6日21时4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

周立伟，1932年9月出生于上海，195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至1951年在国立上海高级机
械职业学校机械科学习，1953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仪器系光学仪器专业学习
，1958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至1966年赴苏联列宁格勒乌里扬诺夫电工学院学习，获苏联
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1992年当选俄罗斯圣彼得堡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
院士，2000年当选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周立伟院士是我国宽束电子光学学派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他创建了宽电子束聚焦与成像较为完整
的理论体系，为我国微光夜视装备的自主研发开辟了道路。他的科学成就曾被国际同行誉为“创
立了自己的科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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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伟

《中国科学报》曾刊发题为《他给了黑夜一双“眼睛”》（作者：温才妃）的文章，详细讲述了
周立伟院士科学报国的一生。特将此文重发，以表达对周立伟院士的深切缅怀。

1953年9月，正在上海华通电机厂工作的周立伟兴冲冲地收到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
）的录取通知书。上海解放后，参军、上大学一直是他的心愿。但因鼻子大出血，他报名参军没
有被录取。

之所以报考北京工业学院，主要是招生老师的动员，“你想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北京工业学院是
一所国防工业性质的院校，上这所大学，将来造最好的武器给我们的战士，同样也是保卫祖国”
。

看到朝鲜战场上，我军因没有配备夜视镜，在美军夜晚的火力攻击下伤亡惨重，周立伟捏紧了拳
头，他下决心要开发中国的夜视技术。

2020年9月19日，北京理工大学即将迎来80周年校庆，而周立伟也从一名热血青年成为了享誉海
内外的“黑夜之眼”探索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列宁格勒谢德林图书馆中“自学成才”

故事还要追溯到周立伟毕业后顺利留校，被派往北京大学进修，负责筹建夜视技术专业。

“一开始我完全不懂红外光阴极、荧光屏、电子光学等专业术语。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只要努力
学，哪怕比别人多花几倍的力气，也一定要把新专业建设好。”周立伟回忆道。

1962年，新婚不久的周立伟被派往苏联留学，“我的任务是要攻克夜视器件的电子光学理论与设
计，这是系主任马士修对我的期望和要求”。

在苏联，他就读于列宁格勒乌里扬诺夫（列宁）电工学院，所在的电物理系虽有从事电子光学的
学者，但主要是搞强流和超高频电子光学。在确定选题时，导师竭力劝他搞超高频电子光学——
这在上世纪60年代初是很“时髦”的课题。周立伟很犹豫，“接受导师的建议，拿学位没问题，
但是要改变出国前的志愿，学成归国用处不大。不跟导师合作，便没人指导，拿学位又不保险。
”思考再三，他下定决心要闯出一条路来，兑现当初自己的诺言。导师得知后不太高兴，只留下
了一句话：“这样，我无法帮助你。”直到论文提交给导师，师生之间再也没有讨论过任何学术
问题。

对周立伟来说，在异国他乡，科学研究注定是一条艰辛的路。“整整三年，我大部分日子是在列
宁格勒谢德林图书馆和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度过的，饿了啃块面包，渴了喝口冷水，困了打个瞌睡
。在寂寞的学案上，每天读书、记笔记，探索着、研究着，终于在静电聚焦同心球系统的电子光
学和阴极透镜的像差理论上有所突破。”周立伟回忆道。

沉浸在科研中的时光过得如此之快，转眼间留学时间三年半即将到期，一天也不能延长。但还有
一大堆事情未完成：论文要打印，图表要拍照，摘要要送印并要邮寄100份到苏联高等院校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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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学术论文要发表并且要在学术会议上宣读等。“我心中很惶惑，只要其中有一个环节过不
去，就只能放弃学位论文答辩。”周立伟说。

彷徨中，他找到了电子医疗器件教研室主任茹里叶，如实汇报了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以及答辩前
的诸多事情。在茹里叶的帮助下，“一个小时不到，我希望做的、要求做的全都解决了。”周立
伟说。

那天晚上，周立伟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我很感激茹里叶教授，而他给我的感觉是，这一切都是
他应该做的；帮助一个上进有为的青年是他的职责和义务，不管两国之间关系怎样，也不期待什
么报答。我发誓，如果我将来像他那样当了教研室主任或到更高的学术位置，一定要帮助上进有
为的青年学人，善待学生。”

这件事也加深了周立伟对“教师”的理解：教师是帮助学生，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而不期望报答的
人。

科学研究重在提出问题

回国后的周立伟，一头扎进了夜视研究中。他所研究的宽束电子光学理论并不是虚无飘渺或脱离
实际的。上世纪80年代，我国从荷兰引入第一代微光像增强器生产线，所有的技术秘密都引进了
，唯有电子光学系统设计软件包不予引进。对方希望我方按图纸制作有限种类的像管，不希望我
方具备自主设计开发能力。

在方二伦、周立伟与冯炽焘三位科研人员共同的科研攻关下，他们编制了较为完善的像管电子光
学设计软件包，为我国微光夜视行业由仿制到自行设计研制、独立自主开发新型夜视器件开辟了
道路。

也是在那几年时间里，周立伟感到年轻时代思考过的种种问题和想法在脑海中翻滚，抑制不住对
科学研究的冲动和创造的渴望。

1982年，周立伟把所思考的整理成10个问题，写成《成像系统电子光学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带领研究生把这10个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其中“宽电子束聚焦理论与设计”
研究成果荣获兵器工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回忆出国考察这段经历，周立伟笑道，自己曾是工厂的一名技术员，制图能力较强。那时，每到
国外一个单位参观，靠着博闻强记，他都把国外设备的外观及特点记在脑中。

参观英国马拉德公司时，周立伟发现了光阴极监控设备，这正是国内急需的。他迅速地记住该设
备及工艺操作程序，回国后告诉了所在实验室主任张忠廉。最后，张忠廉率队研制成功我国第一
台光阴极制作监控仪，卖出去30多台，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周立伟帮助他们进行鉴定
报奖等，但却推辞了在项目上挂名的建议，并把项目奖金1500元分给实际完成人。

1999年，周立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本世纪初，他把静态电子光学的理论推广到成像系统的动态电子光学领域，将动态电子光学和静
态电子光学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直接积分法求解成像系统的时间像差理论，给出了计算
时间像差的一套新的表达式，由此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理论体系。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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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院士普罗霍洛夫曾赞扬他，“您是您自己的科学学派的创立者。”

回顾科研历程，周立伟说道：“科学研究中，重要的是有没有自己的思想（想法、创见）、自己
的独立思考。能否提出问题是最主要的。只有提出了问题，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才有可能得到
原创性的结果。而提问题时，思维方式和方法很重要。这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对
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认识大有帮助。”

在他撰写的《漫谈我的科学研究方法》一文中，他认为科学与哲学不分家，如扁平线圈绕线机的
诞生——谈到类比方法的启发；从静电聚焦同心球系统的电子光学——谈科学研究中的特殊性；
通过电磁复合聚焦同心球系统的电子光学——一般成像系统的电子光学，通过静态成像电子光学
——动态成像电子光学，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等。

科学家应将科学普及作为一项职责

早在“文革”期间，周立伟就想给国务院写信，提出招收研究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建议，但
在朋友们规劝下，放弃了这种不合时宜的想法。

1980年春节，国务院公布我国的学位条例，周立伟欣喜若狂，立即写了一份“关于研究生学习与
学位论文工作的札记”提交校学术委员会，结合自己在苏联做研究生的亲身体会，供该校研究生
指导教师参考。“当年，由于培养研究生没有先例可循，学术导师对于指导学生究竟要做什么、
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该做，没有任何经验。我的札记起了一点引导的作用。”周立伟谦虚地说。

在那六年后，他又在《北京高教研究》第一期上发表文章《谈谈研究生指导教师的作用》，文中
指出，指导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选题、引路、治学、把关。1998年，他出版了《一
个指导教师的札记》一书，记载了他指导研究生二十余年的实践中有关的科学方法，均在学术界
得到了不错的反响。

平日里，他也爱看《最强大脑》等节目，常自嘲“只是中等资质，并没有过人的天赋和特别聪明
的地方”。可说起如今的学生，他却夸道：“现在的学生聪明程度你想象不到，不知比我强多少
倍。如果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来引导，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还是很有希望的”。

他曾撰文《什么样的聪明最可贵》，文中指出，“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或以科学为职业的人，最主
要的品质是诚实和正直以及专注于学术，聪明并不是最主要的。我国的青年学人并非缺乏创新的
才能、聪明和智慧，也并非缺少科学研究的条件，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潜心学术的专注程度不够。
”周立伟认为，学术专注程度不够，除了外界功利化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术兴趣缺失。

关于科学普及，周立伟以前的看法和大家一样，认为科研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有时间做科普。直
到2000年左右，著名光学家、两院院士王大珩找到他说，“你不应该天天待在书桌前推导公式，
应该把精力投入到科学普及中去，激发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让他们知道怎样才能做好学问”。
周立伟听后犹如醍醐灌顶，瞬间彻悟。

多年来，他到不少中学讲成长、成才、成功之道，在大学讲科学研究的途径，经常参加北京市青
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就在记者采访的不久前，他还写了一篇《为什么晚上我们看不见》的科普
小文。

周立伟告诉《中国科学报》，科学家不能光搞自己的学问，能否用浅显的语言让外行人听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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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问，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能力。科学家应将科普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

他将有关心得体会写进了《藏绿斋札记》——《心驰科普》中。“藏绿”——浙江诸暨十四都藏
绿坞是他的故乡，那里也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24代后人周廷琮（周立伟的先祖）的定居之所。
先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的品格，为后人所传颂。在《藏绿斋札记
》中依稀可见当年那个立志献身兵器事业、后又留学苏联立志献身科学的少年身影。只不过如今
他年逾古稀，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初心未改，心态仍是少年。

来源：科学网

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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